
2012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

要一年，是加快“三化”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原经

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的关键之年。 焦作市农

机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习贯

彻全市两会精神， 紧紧抓住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

示范市建设的重大机遇，按照“稳中求进”的发展

思路，围绕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农机化发展方式、

提升发展质量效益这条主线，以农机农艺融合、农

机化信息化融合为途径， 以调整优化装备结构布

局、主攻机械化薄弱环节、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为重

点，着力落实完善政策、培育发展主体、建设人才

队伍、强化公共服务，在主要粮食生产基本实现机

械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经济作物、设施农业生

产机械化的领域和空间，积极探索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统筹协调型的农机化发展新途径，全面

提升焦作市农业机械化的装备水平、作业水平、服

务水平、科技水平和安全水平，为现代农业和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为

我市建设更具活力的新型城市、 奋力走在中原经

济区建设前列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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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秀芳

/

人间真情

与庆邦老师的不解之缘

不知不觉，刘庆邦老师已成了

我生命中的一位兄长、 一位恩师、

一位朋友。 每每想起庆邦老师，就

让我想起暖暖的阳光，迅即，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便会浸透全身。虽然

我和庆邦老师相识交往的时间不

长，却真正应了那句老话：有的人

相处了许多年， 却不能成为朋友；

有的人一见如故， 成为终身的朋

友。我和庆邦老师的相识就属于后

一种。

第一次和庆邦老师相见是在

2009

年

4

月

24

日一个春光明媚

的日子， 在郑州的一个文学盛会

上，我见到了被誉为中国煤矿文学

旗手的刘庆邦老师。他比我想象中

的样子还平和、还亲切。 之前可以

说自己是庆邦老师的仰慕者，读过

他很多经典的小说，也深悉文坛上

流行的那句话：到陕北，只要提起

路遥，就有人管你吃饭；到中国的

矿区，只要提起刘庆邦，就有人管

你喝酒。

那次会议议程是三天，庆邦老

师参加完开幕式就匆匆忙忙去赶

另一个会。记得当天的晚上专门为

庆邦老师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

晚宴，出席的都是省文联的领导和

一些知名作家， 我也有幸被邀参

加。晚宴上我让庆邦老师给我留个

联系方式，他很爽快地在我的采访

本上留下了他的手机号，我和庆邦

老师的交往便从此开始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

20

多年来创作的散文， 想出个集

子。 于是，请庆邦老师作序的念头

一直在我心里盘桓。 直到有一天，

我在

2009

年《阳光》杂志第六期上

看到了老师写的两篇散文《参天的

古树》、《在雨地里穿行》。看完之后

的感觉，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陶

醉、沉醉。于是，我有了一种不可遏

制的冲动，忍不住端详着手机上那

个熟悉的号码，诚惶诚恐地给庆邦

老师发了条短信， 那一天是

2009

年

8

月

11

日。

“敬爱的刘老师，您好！我是焦

作的吕秀芳，还记得我吗？ 在今年

第六期的《阳光》上能和老师同时

发表散文感到无比自豪！喜爱老师

的小说，不知老师散文写得也是那

么细腻、感性。 我用红笔圈来蓝笔

画，爱不释手。 《参天的古树》、《在

雨地里穿行》， 让我看到了老师的

博大精深。 学生有一个请求，不知

老师能否相扶？我想请老师为我的

第一本散文集写序， 这是我

20

多

年的积累和心血， 也是我的处女

作。 不知老师有时间吗？ 给您添麻

烦了。 祝您快乐！ ”

短信写好了， 反复看了几次，

终于鼓起勇气发了出去，可心里没

底， 一直处在忐忑不安的状态中。

大概过了

10

分钟，手机炸响，心里

一惊，忙看号码，竟然是庆邦老师

的。 诚惶诚恐地接通电话，传来了

庆邦老师亲切的声音 ：“秀芳 ，你

好！ 我正在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你

的短信收到了， 我很愿意为你写

序， 你把书稿发到我的信箱里吧，

我回北京后就看……”这个电话让

我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我兴奋

地仰望着天空中那轮暖暖的红日，

一股暖流在周身涌动。

我狂奔回家，立刻把书稿发到

了庆邦老师的信箱里， 我想他三月

半载能把序写完速度就很快了，没

想到

2009

年国庆节的前一天上午，

我突然收到了庆邦老师的短信：“秀

芳，序言已发到你邮箱，请查收，刘

庆邦。 ”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连忙

回了一条短信：“敬爱的刘老师，您

好！ 非常感谢您拔冗为学生操笔作

序。非常想念老师，一定抽空去京拜

访老师！ 我急不可待拜读老师的序

了。 祝老师国庆节快乐！ ”

我马上打开信箱，看到刘老师

写的序：“初秋，一个空气透明的周

日午后， 我收到吕秀芳的一条短

信，说她在新出的《散文选刊》上看

到了我的一篇散文。 可巧，我也正

在读她的散文集， 便给她回了短

信：‘我也正在拜读秀芳的美文。 ’

吕秀芳的散文的确有着美文的性

质，一路读来，面前如鲜花遍地，满

目明媚，既悦目，又悦心，得到的是

美的享受……”

后来，这个序被庆邦老师收在

他新出的散文集中。庆邦老师还给

我发了条短信：“秀芳，把给你的书

写的序收进我新出的散文集了，哪

天送给你。 ”庆邦老师对我的厚爱，

让我如沐暖阳中。

之后，电话和短信连接着我和

庆邦老师的友情。 记得

2009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我正在河南煤业化

工报值班。头一天夜里郑州下了没

膝深的大雪。 我走在雪地里，突然

收到了庆邦老师的短信，只有五个

字：“秀芳，下雪了！ ”只五个字，让

我顿时惊呼，噢，北京也下雪了！庆

邦老师的童心一下子点燃了我的

诗情，我站在雪地里，给庆邦老师

回了一首小诗：“一夜雪花舞，寒枝

变玉琼， 清气满乾坤， 天地自从

容。”“真好！谢谢秀芳的诗，如此良

宵应该喝酒才是啊！ ”我想此时此

刻的庆邦老师一定已沉醉在“绿蚁

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 ”的意境中。 庆邦

老师的率真、温情和爽快都在这两

条短信中了。

2009

年的冬至，中午下班后，

我去超市买饺子， 便给庆邦老师

发了一条短信：“刘老师， 今天是

冬至，您可别忘了吃饺子哦。 ”“嘀

嘀……” 手机响了。 “我正和家人

在一起吃饺子呢，秀芳，你也别忘

了吃饺子啊。 ”看了这条短信，我

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兄长般的爱

和鲜香的水饺味在我的心中袅袅

升腾……

2010

年春天， 著名导演谢飞

想把庆邦老师的小说《红煤》这部

中国版的《红与黑》搬上银幕，特地

来河南煤矿体验生活，庆邦老师一

同来了， 我便匆匆赶去看望老师。

当我赶到老师下榻的宾馆时，我们

一见面，双方情不自禁用了当今世

界通行礼节的最高形式———拥抱，

因为此时只有如此的礼节才能表

达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而这一切就

像我们的交往一样，是那么地自然

而然，是那么地顺理成章。这次，庆

邦老师赠给我他的长篇力作 《红

煤》和中篇小说集《到城里去》。

在煤矿生活过

9

年、对矿工有

着深厚感情的庆邦老师，手中的笔

就像矿工手里的煤钻一样，是扎在

煤层深处的。 《红煤》就是庆邦老师

用掘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

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庆邦老师曾

感慨道： 矿工是一种特殊的群体，

他们要和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抗争，

每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要穿

越很厚的地层，要穿越黑暗，甚至

要穿越死亡才能采到煤。 矿工就是

为我们国民经济提供血液的人。 矿

工的无私奉献打动了庆邦老师，我

们又被老师对矿工的一腔深情挚爱

所打动。有人说，庆邦老师的感情是

土里种出来， 更是地下深处长出来

的，即便是落了煤，也还留着煤质的

芬芳。 因为他身上早已刻下了煤矿

的烙印，血管里流淌着矿工的血液。

这是真真切切的， 我想许多读者和

亲朋文友都会深有同感的。

庆邦老师是善良的、 温和的。

庆邦老师又是多情的、 执著的，我

敬重他的人品， 敬慕他的才华，更

珍惜我们之间的不解之缘。我与庆

邦老师最近一次相见，是去年

9

月

在山东兖矿集团举行的“阳光文学

奖”颁奖大会上。那是个秋阳高照、

暖意融融的季节。我们相识在温煦

的春阳中， 又相聚在灿烂的秋阳

里， 不知是我们与阳光有了约定，

还是阳光要和我们来个约会，每每

想起庆邦老师，我都如沐浴在暖暖

的阳光里……

●

赵本夫

/

序与跋

《基民作品集》序

我和李世安（笔名基民）先生

素昧平生。 友人介绍，他是我的一

位读者，想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

言。 我有些犯难。 因为我实在不知

道这本书写得如何？ 加之手头又

忙，就婉拒了。 可是友人却一再推

荐，只好答应让他寄来作品，看看

再说。 拿到书稿，先是看到李世安

先生的自我介绍， 又看了部分作

品，居然喜欢起来。 首先是他的经

历打动了我。 一个热爱文学的孩

子， 而父亲又是一位中学老师，都

差点没有学上。他后来终于安心务

农了，而且成了一个种庄稼的行家

里手，却意外遇到恢复高考，终于

走进大学校门。 毕业后当了老师，

又走进官场，却到底又回到教师队

伍。 他小时候挨过饿，这段经历刻

骨铭心。 因为我小时候也挨过饿，

饿得比他还厉害。挨过饿的人和没

挨过饿的人，会构成不同的生命底

色。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从

人间走出来的。而当今一些作家和

作品，确实不食人间烟火的，以为

是贵族、以为是神仙，只会用花哨

的东西掩饰生活的贫乏和浅陋，名

气再大，也终将是泡沫。

李世安这本集子里， 有散文、

随笔、杂文、小说，不论何种体裁，

都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善意和

真诚， 以及对丑陋和邪恶的责伐。

也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很注重道德

完善的知识分子，为人师表当之无

愧。 作品的文笔也非常好，能感到

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又熟悉方

言俚语。 作品既有书卷气，又不失

活泼俏皮。 同时，对家乡焦作的历

史 、文化 、风情如数家珍 ，信手拈

来， 这都是一个写作者难得的积

累。 可以说，这本集子里几乎所有

作品， 都可以称得上锦绣文章，值

得一读。

如果作者没有更高的追求，就

这么一路走下去， 是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很多写作者，因为修养的

不足， 写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水

平。 但对李世安先生，我却忍不住

要说，读完这些作品，还是有些遗

憾。 因为从文学的角度看，作者已

经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条件，作

品却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我

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地域

或母体文化的背景和滋养，会造成

先天不足，会有贫血症。 但如果不

能从地域或母体文化中实现超越，

就很难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只

能局限在对地域或母体文化的把

玩之中，只能在世俗的道德伦理层

面上沉迷。 这样的写作，只是对群

体意识的礼赞和维护，是一种对共

性的崇拜。而文学恰恰需要跳出共

性，追寻生命个体的光辉。 我们通

常所说的人类文明，其实就是一种

秩序，有形的、无形的。一个群体社

会无疑是需要秩序的。但任何一个

生命个体，又是生而自由的，本质

上对秩序是反叛的，这就构成了一

种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文学就是表

现这个东西的。 在这里，文学并不

承担判定是非对错的任务。要表现

的只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迷失 、彷

徨 、挣扎 、无奈 、

痛苦和追问 ，从

而促进文明更显

人道，更有人性。

从这个意义

上说， 李世安先

生的锦绣文章可

以称得上散金碎

银 ，生活 、知识 、

语言的积累都没

有问题， 如果能

从文学的本体和

精神内核上 ，重

新审视一番 ，再

次上阶， 必定会

有一番大气象。

是为序。

2011

年岁末

（赵本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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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健

�/

诗篇

在查干湖

做一滴水也是幸福的

(组诗)

◎

在圣湖，我找到一种母爱的温暖

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如

不敢相信，在北方还有如此水草丰美的地方

还有那么大一个湖泊，如乳香

无遮无拦地将我包裹，站在查干湖边

我就是一个孩子，如起飞的天鹅

如葱郁的蒲草，如鸟鸣一样任风拂过

任蒙古族字典里的白，将我洗礼

多少年了。 我轻易不敢说出内心的话

而今在水边，我脱下城市的面具

大声地叫，大声地喊，喊出城市的灰尘

喊出郁闷，让圣水的暖进入体内

就像找到离散多年的爱，我无法找到一个词语

来形容此刻久违的感觉，我不去管

也不去追寻，我摊开手

任蒙古长调起至耳旁，我摊开心灵

在蒙古包内安家，我掬水在手

任水流在指尖，随感动的泪珠

一滴滴滑落

在圣湖，我找到一种母爱的温暖

◎

妙因寺前，钟声惊醒我的前世

循着钟声，循着台阶

我一步向上，不去靠近喧嚣的人流

我一步在下：在上的是灵魂

在下的是肉身。 我的笔

不去描述眼前最大的室内佛，不去

描述缭绕的香案，只让佛声

渐进地响在体内

前世，我或许是一只白鹤

在查干淖尔的清静里起舞，风来

起舞，舞在水之上。 风去

敛翅，任云在蓝天飘荡。 不

我前世就是一只白鹤：身姿轻盈

面容祥和……

一声声的佛钟里，想不到

一步步地靠近的，竟然是

自己的前生

◎

在查干湖，做一滴水也是幸福

查干湖，看着您左手挽起村庄

右手挽起岸边世世代代的子民，挽起

书卷之上的渔猎文明，我想做您怀抱里的一滴水

不再羞答答地关闭心事，不再去应酬烦心的世俗

温和地随月，向两岸百姓说出十五圆满的祝福

自然地随太阳，轻易说出蒙古族传送的圣洁

有几片水泊，就有几片繁衍的白

我会学着在湖边种下莲，每一朵花里

都盛开蒙古包的温暖。 种下蒲草

草里有葱郁的愿望，向着大地

种下渔歌，种下亘古不变的民风和习俗

纯净如冰，让冰捕的传奇

一再延续。 我还要种下

和星星一样的绿草，让牛羊成群

让原汁原味的马奶酒将你，将我

陶醉

不说再见，我不说

我愿常驻这里，在查干湖

我知道，自己做一滴水也是幸福的

高永健作品荣获

全国散文诗歌征文二等奖

本报讯 日前，“查干湖，我们

的母亲湖”全国散文诗歌征文大奖

赛揭晓。高永健的组诗《在查干湖，

做一滴水也是幸福的》 荣获二等

奖，这也是此次大赛中诗歌类最高

奖项。

此次大赛由中国散文学会、北

京《中国诗歌在线》杂志社和吉林

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联合举办，

于去年

5

月底启动， 至去年

11

月

20

日截稿， 共收到海内外

2700

名

作者共

5000

多篇（首）作品。 大赛

评委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采取匿

名编号评选的办法。 评奖由初选评

委筛选稿件，交由国内诗歌散文界

名家评委终评， 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创作

奖共

20

名。

（连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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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的小城坐落在连绵的太

行山脚下。 南太行兼具北方的雄

浑与南方的灵秀， 依偎于他的怀

抱，的确十分美妙。

夏日里， 远远望去， 那遗世

独立的山林仿佛就是一线青黛飘

舞在天际， 不觉地便想起了那幽

细杳渺的小径， 那遮蔽天日的绿

意， 那肆意丛生的灌木， 那寂寞

中温婉而明艳的黄花， 还有那永

远只能隔着万丈深渊而遥相对望

的断崖绝壁， 似乎一切都是亘古

深隐， 似乎一切都在等待我们的

出现……穿行其中， 如诗如画亦

如梦！冬日里，抬头远望的是一抹

肃穆横亘北方， 蜿蜒起伏的大山

永远是那么的安详 、 庄严 、 沉

静、 壮美， 把跌宕起伏的沧桑与

萧瑟， 把历历在目的繁华与寥落， 把人世间的冷暖与

变迁， 把所有的月华星辉和电闪雷鸣悄然隐藏， 在亿

万斯年的冷月寒霜中默然不语， 怆望长天……不论何

时，只要看着大山，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温暖安详、丰盈

踏实的感觉， 内心深处不由地涌起一股股沉痛而豪壮

的热流，最后都化作了无语的沉默。

沉默之后想起了自己和生命。 面对这缄默不语的大

山， 每日里在钢筋水泥的小城中踽踽而行的身影， 顷刻

间是多么的渺小与微末。 那每天新来的生命是如何的优

雅清纯， 那每日故去的生命又被世俗践踏得多么拙劣不

堪！ 每每回望人生的来路， 我总会想： 我们拿天性与生

命之美究竟换来了什么呢？ 每次遥望着那沉静而起伏的

大山， 总有一个声音在默默轻诉： 为什么不跟大山一

样，自生命的来处，从容平静地走向生命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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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赤壁怀古

获悉出差到湖北赤壁参加会议，我

一直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是为新朋

故旧的再次相聚，更为有机会抚慰长久

以来深埋心底的那份三国情结。

我小时候，约莫也就小学四年级光

景， 记不清我从哪里淘得一本线装的

《三国演义》，那本书已破烂不堪，前后

的封面早不知去向

,

但他是我的最爱。

竖版的繁体字，我能够认识的不过十之

六七，许多字完全是凭猜测而过，最难

忘的是“关”的繁体字“關”不认识，直到

后来看了别的版本才真正认识了义薄

云天的关云长。 连蒙带猜，这本书我居

然看了三遍， 随着书内人物喜怒哀乐、

翻云覆雨，尤其对过五关、斩六将念念

不忘。 也许就在那时，我幼小朦胧的意

识里，被深植下了文学的种子，并开始

生根发芽。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三

国的缅怀和好奇与日俱增，欲罢不能。

会后， 安排我们游览赤壁古战场。

由于修路，游览车抄近拐上了一条颠簸

的乡间小路，导游小妹戏称“请大伙儿

免费坐轿”。 一路行来，涉水过桥，曲径

通幽。车窗外，那耕作的农夫、溪浣的村

妇、撒欢的鸡狗、错落的屋舍以及袅袅

的炊烟，都带给来自北国的我不一样的

新奇，特别是那一望无际、江湖相连的

水波，那无边无沿秋收的稻田，那一洼

连一洼的池塘，那池塘中霜后衰败的莲

荷，那水面上悠闲信步的鹅鸭，那驾一

叶扁舟往来如飞的渔夫，那隐藏在林木

间的古老村落，让我无意之间在这穷乡

僻壤领略了江南水乡的别样风韵，完全

忘记了颠簸劳顿，沉湎在古人相忘于江

湖的那份闲情逸致和潇洒从容中。

赤壁镇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

村，房子是新的，眼前的赤壁与我心目

中的三国已根本无法联系到一起。徜徉

在赤壁古战场，一路走来，流连小桥流

水，观赏太湖奇石，品味名家碑刻，远眺

江天相连，倾听惊涛拍岸，让人如同置

身城市公园。翻越了赤壁、南屏、金鸾三

山， 在凤雏庵前千年银杏树下许个愿，

最后来到了在赤壁山临江悬岩，终于瞻

仰到了传为周瑜所书的“赤壁”石刻。赤

壁矶头，身高

9

米的周瑜石雕像默然矗

立，翼江亭下，滔滔东去的长江水和那

万年不变的石壁，告诉人们的也只有传

说和记忆。 那峥嵘的厮杀、连天的烽火

已湮灭在如烟的岁月里，看不到丝毫历

史的痕迹。

会议结束回到家，女儿只是打了声

招呼，就继续埋头看她的电视。 仔细一

看，巧得很，她看得居然是吴宇森执导

的大片《赤壁》。 大导演配上大制作，场

面气势果然恢弘， 但不同于我看过的

《三国演义》，更与刚刚游览过的赤壁不

相干，俊男靓女，恩爱情仇，完全不是我

想象中的三国人和事，物是人非，兴趣

索然。

女儿终于有暇问起我此番外出的

情况，我打足精神要与她侃侃赤壁的前

世今生。但女儿显然对我的“赤壁”不感

兴趣， 我这话题刚开头， 她就抢白道：

“你满身都是古董味道！ 不懂得现代人

的审美需求，吴宇森要按您的思路拍电

影，早喝西北风去了！老爸，您的赤壁与

我们的赤壁是两码事。 ”她“哧”了一声，

很有礼貌地把电视换成了我喜爱的频

道，进自己房间网游去了。 电视里“鉴

宝”节目本是我的最爱，此刻在我看来

忽然变得索然无味。那些平日里看来眼

花缭乱的古董、宝贝，都失去了博古架

上的沉淀、厚重与沧桑，历史文化的光

环褪去，充满了世俗和铜锈的气息……

我忽然怀念起小时候看过的那本

线装《三国演义》。 我实在想不起来，那

本书后来遗失到什么地方了。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